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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日军驻北平甲一八五五部队及其分部是一支反人道、反国

际法的 ,担负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作战任务的侵略部队。在战败投降

后的长达两个月时间内 ,日军充分利用北平地区行政过渡与力量真空状态 ,

彻底疏散其人员 ,充分销毁其罪证。50 年代和 90 年代中日双方学术与社会

各界对其揭露与研究出现明显的高峰 ,有关甲一八五五部队的资料发掘与研

究论著等方面均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其设置、活动、性质及其“活体解剖”等罪

行已经被学术与社会各界确认。但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丰富成果相比较 ,甲

一八五五部队研究还显单薄。该课题研究的突破性的进展 ,需要各方专家和

谐有力的合作。发现新资料、或者说“抢救”即将湮灭的人证与物证 ,更是当

前的紧急任务。

关键词 　一八五五部队 　细菌战 　日军暴行

一 　有关资料与研究状况评析

侵华日军甲一八五五部队是一支秘密特种部队 ,由于采取严

格的保密措施 ,战败投降时又全力销毁其证据 ,疏散人员 ,致使其

原始材料长期得不到披露 ,严重妨碍对其深入研究。目前有关资

料来源主要是中国与日本两个方向。出现于日本的主要有 :原日

军官兵的回忆、反省材料 ,再是包括该部队业务日志在内的各种档

案资料的逐渐披露 ;出自中国方面的 ,则有战后对于战犯的审判材
·29·



料 (口供、笔供等) ,幸存的受害人、见证人的证词 ,以及甲一八五五

部队的遗留文字、物证等其他各类资料。

总体而言 ,战后关于甲一八五五部队的各类资料的披露、积累

与研究进程 ,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时期。第一个高峰时期是 50 年

代。当时在日本方面 ,由于战争灾难的沉痛教训 ,一些旧日军官兵

有了深刻反省 ,根据亲身经历写出回忆文章 ,揭露了该部队的真实

情况 ;在受害的中国方面 ,内战结束 ,社会各业恢复和平建设 ,陆续

发现一批重要证据。该时期重要的成果是 ,原甲一八五五部队第

三课卫生二等兵松井宽治首先挺身而出 ,揭露该部队的细菌战罪

恶 ,文章刊登于 1950 年 1 月 10 日日本《赤旗》报。中国《人民日

报》于同年 2 月 21 日于第一版转载 ,同时报道了著名病毒学家、中

央防疫处汤非凡教授等人发现甲一八五五部队遗留的、用于细菌

战实验的 6 管病毒菌种 ,3 只曾用于消毒的重达十余吨的大铁锅 ,

以及大批铝质细菌培养箱的消息 ,该报还刊登了 6 支病毒试管和

日军曾培养的印度跳蚤的图片。① 这是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发行量

最大的报纸面向国内、外的公开报导 ,影响十分巨大。

藉此新闻报道的舆论推动 ,3 月 1 日 ,由原静生生物研究所人

员 (职务不详) 夏绰琨写出有关的回忆介绍 ;3 月 7 日 ,中央卫生部

召集曾在该部队工作过的工人 16 人座谈回忆 ,收集整理各方面素

材 ;同年 (无具体月份) 还有卫生部陆世火艮写出了较为详细的调查

纪要 ,2 月 23 日河北省军区卫生部整理日军细菌战罪行材料。这

些可以说是战后对于甲一八五五部队的最初揭露。

中国方面 50 年代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是对日军战犯进行审

判 ,从而发掘出一批有价值的日军细菌战资料。其中关于甲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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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21 日第一版。



五五部队北京本部① 的 ,有原日军军医中尉竹内丰 1983 年 2 月 2

日的笔供 ,原卫生兵长田友吉 1954 年 8 月 4 日、11 月 1 日的笔

供 ,中村三郎 1954 年 8 月 21 日的供词 ,等。关于甲一八五五部队

及其分部在各地的活动 ,则有 1983 年至 1955 年原日军军医中尉

竹内丰关于济南支部的笔供与口供共 7 份 ,对济南分部的编制、人

员活动 ,使用中国人做人体实验 ,以及进行细菌战等罪行 ,均有详

细的交代和揭露 ;济南市人民检查署在对于战犯的审理与充分调

查基础上写出了调查报告。此外还有原卫生曹长林茂美 1954 年

7 月 17 日证言、10 月 7 日的口供 ,军医汤浅谦 1954 年 11 月 20 日

的笔供 ,原甲一八五五部队护士中岛京子 1954 年 11 月 23 日关于

太原支部的笔供 ,等。

关于甲一八五五部队和各分部在各地的细菌战行动和罪行 ,

主要有原第一一七师团长、陆军中将铃木启久 1955 年 5 月 6 日的

口供 ,陆军大尉中田卯三郎 1956 年 5 月 5 日对于铃木启久罪行的

证词 ,原第五十九师团长、陆军中将藤田茂 1954 年 8 月 31 日关于

筹划霍乱细菌战构想的口供 ,原第五十九师团小队长小岛隆男

1954 年 11 月关于在山东地区进行“霍乱作战”的口供 ,卫生曹长

林茂美 1954 年的口供及检举材料 ,中岛京子 1954 年 9 月 3 日和

1955 年关于在山西潞安细菌作战的笔供 ,原独混第四旅团少尉小

队长住冈义一 1956 年 5 月 31 日关于在山西进行细菌战的笔供 ,

以及著名战犯河本大作 1953 年 4 月 10 日关于在山西的细菌作战

以及石井四郎在山西活动的情况供述 ,等。

再一批有价值的资料 ,是抗战时期中国国共两党领导人、军政

机关、卫生机关、前线各抗战部队关于日军细菌战的通电、报告、记

录等文献及人证、物证资料 ,数量极多 ,集中反映了日军细菌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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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军称当时的北平市为北京市 ,本文凡涉日军机关名 ,均以原始史料为准。



中国受难概况 ,史料价值甚大。①

50 年代对于甲一八五五部队本部及其分部的上述揭露 ,留下

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构成了战后第一次分析与研究的高潮。

可惜由于诸多历史原因 ,该项工作中断 ,无论资料发掘还是分析研

究 ,都出现了长达 30 余年的空白时期。

第二轮揭露与研究高潮的出现是 90 年代的事情。最为重大

的成果是一些核心史料被发现。其中尤以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

等人从防卫厅图书馆发现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井本熊男的

《业务日志》,以及甲一八五五部队的机密军事资料《业务详报第一

一号》(自昭和 19 年 4 月 1 日至昭和 19 年 9 月 30 日) ② 等 ,具有

重大史料价值 ,为深入研究该课题、揭开甲一八五五部队谜团提供

了有力佐证。再是又一批旧日军官兵打破沉默挺身揭露真相 ,主

要有甲一八五五部队第一课担负病理解剖的大尉那须毅及其夫人

那须阳子 ,北京第一陆军医院军医小川武满 ,甲一八五五部队天坛

本部堤美耶子、儿玉和子 ,甲一八五五部队第一课犬丸良子 ,等。

他们的口述记录、或回忆文章 ,见诸于日本的杂志报纸 ,或汇编成

书③,成为又一批重要史料。其中以甲一八五五部队第三课卫生

兵伊藤影明的揭发影响最大。伊藤自 1943 年 6 月进入甲一八五

五部队 ,直至战败投降 ,任职时间长 ,了解内情多 ,在 80 年代末打

破沉默 ,先后多次揭露真相 ,记录成文《  � ¿ を集 め、®¿ を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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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上资料分别见日本“日本 の战争责任资料 � Ó � —刊行”《战争责任研究》(季

刊) ,1993 年、1995 年各期 ;以及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一八五五

部队资料 ,等。

该份档案只是部分开放 ,据日本正义人士分析 ,不开放部分疑为“人体解剖”及“细

菌作战”等要害内容。

上述材料均收入中央档案馆等 :《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育》,内容详尽①,还有其他多篇记述材料 ,是继 50 年代松井宽治

之后的很有影响的个人口述资料。

在研究论著方面 ,借助抗战胜利 50 周年纪念活动 ,1995 年在

哈尔滨召开了以研究日军侵华细菌作战为主题的“反对侵略维护

和平座谈会”,甲一八五五部队正式成为学术会议讨论研究的议题

之一。会后 ,以会议论文为基础由日本明石书店出版《日本军 の细

菌战. 毒 � �战》,其中有日本自由作家、记者西野留美子的文章

《北京甲一八五五部队》,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钟品仁教授与

钟虎的《日本侵略军甲一八五五部队 の部分的罪行 と遗迹 の认

定》。② 西野留美子及钟品仁等人的论文均引用了上述业务日志

等原始资料。由西野留美子等组成的日本七三一研究会 ,还编辑

出版《细菌战部队》(晚声社) ,其中将甲一八五五部队作为一支重

要的细菌战部队辑为专章介绍。2001 年 9 月北京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谢忠厚依据中方部分档案材料 ,提交《华

北甲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中、日两国专家这些研究活

动 ,共同推出了关于甲一八五五部队的首批学术性论文。北京地

区的书籍、报刊也先后刊出过一些介绍性文章。③

在资料整理方面 ,1989 年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联合编辑出版《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

局) ,将前述松井宽治文章及部分重要的档案资料公诸于世。此书

是有关侵华日军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也是对于甲一八五五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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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在北京地区的暴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北

京日报》,1995 年 8 月 25 日 ;等。

二文均见日本七三一部队国际 � Ó � � À实行委员会 :《日本军 の细菌战. 毒 � �

战———日本の中国侵略と战争犯罪》,〔日〕明石书店 1996 年版 ,第 162 页。

伊藤影明 :《ず � ¿ を集め、®¿ を饲育》,〔日〕七三一研究会编 :《细菌战部队》,

〔日〕晚声社 1997 年版 ,第 164 —179 页。



最早的、最为详尽的资料汇编 (已在日本翻译发行) 。1997 年郭成

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 5 章则进一步综合记录了中

日双方有关的资料 ,并做了分析评述 ,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上述研究尽管还存在许多空白或不足之处 ,但 50 年代与 90

年代的两轮揭露与研究的高潮 ,确实可以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甲一八五五部队的设置及其活动状况得到较为完整的揭露 ,特别

是其作为细菌战特种部队性质及其罪行已经被学术与社会各界确

认。

从甲一八五五部队的资料发掘以及研究进程来看 ,继中方 50

年代的高潮之后 ,日本方面由于专家与社会各界的努力 ,使甲一八

五五部队的核心档案资料的发掘以及研究成果具有长足发展 ,格

外引人注目。但战后中国学界在 50 年代的成绩之后 ,却因多种历

史原因 ,未能充分、有效地继续展开调查取证 ,致使有关文字、物证

材料大量散失 ,人证消亡 ,学术研究更是长期落后。

形成这种局势 ,有其客观的特殊原因。日军甲一八五五部队

组织严密 ,其细菌武器的研制、生产与使用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

下进行的。在人事方面 ,甲一八五五部队只使用了很少的中国员

工 ,且只让担任杂务 ,中国员工很难了解其机密材料与活动 ,因此

直接的核心材料应该来自日方。

中国方面的后进状态还有其特殊因素。抗战胜利后中国很快

转入内战状态 ,中国军事力量未能及时、有效控制北平地区 ,致使

该地区呈现一种力量与管理的过渡或“真空”状态 ,这种特殊历史

环境使日军侵华罪行未能得到及时清算。

自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到 10 月 10 日华北方面军司

令官根本博中将在太和殿献军刀投降 ,在长达两个月时间内 ,日军

甲一八五五部队的人员得以彻底疏散 ,并充分销毁其罪恶证据。

据日本《赤旗报》,该部队卫生二等兵松井宽治揭发 ,甲一八五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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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第三课所在的静生生物调查所销毁罪证工作曾连续进行 3 天 3

夜 ,重要书籍资料和培养器具都被烧毁了 ,培养跳蚤的汽油桶 1 万

个被卡车运走 ,墙壁也“喷洗”干净。“然后下令解散部队 ,把‘北支

那防疫供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 ,所属官兵都转

属到各陆军医院去”。① 伊藤影明在 90 年代的证言 :“8 月 15 日那

天 ,我正在站岗。战败这件事 ,一时间实在没有预料到。战败后 ,

我们花了一星期焚烧那些老鼠和跳蚤 ,味道难闻极了。”②

总之 ,由于战后中国特殊的内战形势 ,致使名义属于国民政府

接收与管理的的北平 ,接收甚晚 ,工作混乱 ,未能及时保护和征集

有关文字、物证 ,日军有充足的时间疏散人员、销毁证据 ,以至于我

们今天所面对的有关甲一八五五部队研究的重大课题 ,存在着史

料散失 ,人证消亡诸多严重障碍。充分认识这一历史背景 ,有针对

性地采取弥补措施 ,对于发展今后的调查、取证与研究是十分有益

的。

二 　编成时间、头目及其序列诸问题

甲一八五五部队作为侵华日军驻北平地区特种兵部队之一 ,

关于其编成时间及其头目资料 ,学术界目前的考证不多 ,认识也不

统一。笔者初步发现有如下看法 :

长期关注该问题研究的西野留美子的结论是 :“1938 年 (昭和

13 年) 2 月 ,甲一八五五部队在北京市天坛设置本部。部队直辖于

北支那派遣军 (后为北支那方面军) 司令部 ,陆军军医大佐西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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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2
mer of Beijing”(日本版非卖品) 。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21 日。



二任部队长。”①

日本专家在调查中曾咨询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参考调查负责官

员 ,1999 年 8 月 17 日其答复是 :“现通告给您调查结果。第一八

五五部队 (北支那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开设日期并不确定。厚生

省出具的部队略历中 ,并没有第一八五五部队 (北支那方面军防疫

给水部)的记录。因为该部队是北支那方面军的直属部队 ,可以认

为方面军司令部于昭和 13 年 1 月 18 日迁驻北京时 ,该部队也同

时迁入北京。”②

中国方面专家郭成周、廖应昌等认为 :“它是 1939 年和华中

(南京) 、华南 (广州) 同期建立的三大防疫给水 —细菌战部队之

一。”③

面对以上不同说法 ,笔者曾查阅日军战史及其序列资料 ,未发

现足够的材料。按日本防卫厅战史部专家编辑、具有权威代表意

义的《帝国陆军编制总览》记载 ,1937 年日本侵入华北之后 ,曾设

置有“第一防疫给水部”、“第十五防疫给水部”以及“北支那防疫

部”,同为“北支那方面军直辖部队”。在“北支那防疫部”项下记有

“(部长)昭 1513123 西村英三 (医中佐)”(笔者 :疑为西村英二之

误) 。④ 该书“第 7 章 　大东亚战争期”又出现“北支那防疫给水

部”一称 ,并记有“(部长) 昭 1513123 西村英二 (医大佐)”。⑤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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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投降时该部队的编制仍然存在 ,但无部队长姓名记录。①

笔者从上述材料所得出的疑问是 :第一 ,“北支那防疫部”是否

就是后来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初期名称 ? 第二 ,该书对其部

队长的多处记录均为西村英二 ,其就职时间也全为“昭 1513123”

即 1940 年 3 月 23 日 ,这是否就是部队长西村英二的就职时间 ?

那么此前的头目是谁 ?

要完全求证于日方资料无疑是困难的 ,日方资料本身的缺损 ,

源自其战时的保密政策。例如其业务详报曾记载 :1944 年《北防

给作第二六八号命》及《北防给作第二七八号命》的两份指示 ,均在

第一条首句强调 :“要格外注意防谍”,要求“使用演习等字句”隐蔽

地表示特定的行动和目的。②

笔者的考查从中方材料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据伪北

平市卫生局档案记载 ,自“1938 年 1 月开始至同年 12 月”,进行全

市水质等卫生事项调查。担负此项工作的是稽查班郭日升等“随

同菊池部队采取各区界内井水水样”。关于调查情况现存多份文

件。其中 1938 年 8 月 25 日有第一卫生区事物所稽查长刘九如具

名呈送报告说 :“协助天坛菊池部队检查本区井水一案 ,遵由职等

每日陪同前往各井查验办理。至八月二十五日 ,已将本区三十五

井逐次查验完毕。”有关调查结果同年 10 月 27 日由“稽查班稽查

长朱鼎钧”具名呈送报告 :“截止十月二十二日止停止工作等情前

来 ,查本市共计饮水井三百九十七处 ,综计采取水井一百七十四

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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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笔者可以确认 ,1938 年初“菊池部队”已经展开活动 ,其

总部位于天坛 ,具体开设日期当在 1938 年 1 月之前。

关于甲一八五五部队的头目 ,也亟待新的确认。1950 年 3

月 ,中央卫生部召集曾在该部队工作过的中方人员 16 人座谈 ,他

们回忆“第一八五五部队队长初为黑江 ,继为菊池 ,后为西村英

二”。① 中方的论点大多与此相同。

这里提出的黑江有无其人 ,目前尚无所考。其次的菊池在日

方专家论著中没有记述。最后的西村英二 ,虽然得到双方确认 ,但

按日方专家西野留美子等论证 ,西村英二 1938 年 (昭和 13 年) 2

月即为部队长 ,抑或初期头目 ? 此点与各方人员的结论是矛盾的。

笔者经过综合考察后 ,判断 1938 年的头目应为菊池 ,西村在

任时间当在菊池之后。主要依据有上述伪北平市卫生局档案中的

朱鼎钧等人的文字报告 ;此外 ,还发现有似为该报告所附的两张名

片 ,一张为“医学博士郭文宗”,未标注住址、电话等事项 ;一张为

“药剂师东野久住”,左下角标注了电话号码 ,住址为“神户市林田

区若松町二丁目”,右上角有手写的字迹潦草的二小四大共六字

“天坛菊池部队。”报告还记载 :“该部郭文宗允将查验于全市完成

后检送一分送供参考。”可知这二人完全代表甲一八五五部队 ,权

利很大 ,日方绝对控制着调查活动及其数据成果。②

这两张名片与报告文书相结合 ,很能发人思考。按照当时对

于日军队惯用的以头目姓氏代称部队的习惯 ,该部队被称为“天坛

菊池部队”或“菊池部队”,而不是“天坛西村部队”或“西村部队”。

可知至迟在 1938 年夏、秋间 ,菊池确有其人 ,且是能够代表驻在天

坛的甲一八五五部队的主要头目 (是否部队长待考) 。所以 ,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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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座谈揭发的情况属实 ,可以弥补日方资料、论著的缺损与不

足。

甲一八五五部队作为华北派遣军直属单位 ,权力很大 ,业务范

围广阔。出自其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作战需要 ,该部队大量

攫夺北京地区的医疗技术资源。其中一项重大行动是接管协和医

院 ,关于其接管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但其决策的大体情况可从多

种资料得到证实 ,如前述井本记录了日军在 1939 年时已制订好接

管方案。笔者在调查中 ,曾得到赵庭范先生的一点证实。赵庭范

先生是日军接管协和后的第一任由中国人担任的协和图书馆馆

长 ,他说 ,接管协和的是甲一八五五部队 ,接管之前经常去协和了

解情况的日本军官叫松桥堡。赵老先生说 ,松桥曾多次去图书馆

索要各种资料书籍 ,和他认识。赵庭范肯定地说 ,松桥是甲一八五

五部队的人。①

再一重要课题是甲一八五五部队各分部的组织及其活动的情

况。1944 年的《业务详报第一一号》中“部队行动概要”记载 :当时

共“设置支部及派出所 12 个 ,本部直辖 5 个 ,第十二军指挥所属 4

个 ,第一军指挥所属 2 个 ,驻蒙军所属 1 个。由北京本部统制指导

业务 ,担负北支那全部广泛地区的防疫及防疫给水业务 ,还有同防

疫给水相关的教育、调查研究各种预防剂治疗剂的制造和补充

⋯⋯”②

作为甲一八五五部队的又一类下属部队 ,又在华北各地配属

“防疫给水班”。这种非常设的特种部队 ,不仅可以遂行特殊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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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细菌作战 ,更可以发挥隐蔽行动的谋略作用。按日军建制序

列 ,各军、师团均配置“野战病院”等常规战地卫生机构。甲一八五

五部队本部为各军、师团所配属“防疫给水班”,其性质与任务有别

于常设卫生机构 ,需要担负细菌作战。例如 ,原五十九师团长、中

将藤田茂 1954 年 8 月 31 日口供 ,他曾在 1945 年初领受军司令官

的关于筹划细菌战的任务后 ,命令师团所属“防疫给水班”做出霍

乱细菌战的准备。①

甲一八五五部队各支部、派出所人员、各师团“防疫给水班”的

作战行动受驻在地的军、师团司令官节制 ,但其编成人事权力属甲

一八五五部队本部。如 1944 年 7 月郑州支部的编成 ,由部队长西

村英二签发命令 :“一、本部根据方面军作命丙第七二二号 ,编成北

支那防疫给水部郑州支部 ⋯⋯七、郑州支部编成完结之时即归第

十二军司令官指挥 ⋯⋯”②

关于本部机构与各分部大概情况 ,已为现有研究者注意并有

相当介绍 ,本文不再赘述。唯甲一八五五部队所属临时性野战分

队 (部队)及其活动的情况 ,尚未被各方述及。特据其业务详报的

记录加以指出 :

1944 年 4 月 6 日 17 时由部队长西村英二签发命令 :“本部根

据方面军作命第五二一号编成野战防疫给水部一个 ⋯⋯四月十日

十七时编成完结。”其人员以军医中佐吉见亨为首计有将校 16 人 ,

士官 28 人 ,兵 103 人 ,雇佣人员 31 人 ,共计 178 人。编组为“本

部”、“防疫班”、“补修”、“防疫给水班”4 大部分。其规模之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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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中看出 :同期一八五五部队北京本部人员 369 人 ,其余分部

人员太原支部 100 人 ,郑州支部 93 人 ,运城派出所 56 人。其业务

详报还记录了该野战防疫部队的解散情况。西村英二于 6 月 21

日 12 时签发命令 :“一、方面军直辖野战防疫给水部队完遂其任

务 ,据 �作命丙第二五一号归还北京本部 ;二、本部六月二十一日

前解散该部队编成。”①

对于甲一八五五部队该类临时性的下属单位的存在和作用 ,

战败后石井四郎曾向美军招供 :“1938 年 7 月成立了 18 个师团的

防疫给水部队 (即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

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 ,又补设了机动性部队。”② 结合上述

业务详报记录可见 ,甲一八五五部队根据战场任务 ,确实曾经大量

编组临时性机动野战分队 (部队) 。对于该类临时性机动野战分队

(部队) ,无论其组织规模还是作用 ,都十分需要加以注意并深入研

究。

三 　部队性质、活动及其主要罪行

自 20 世纪初开始 ,国际社会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成文法

与习惯法 ,反对使用细菌武器和其他有毒武器。如 1907 年的海牙

国际公约 ,1919 年凡尔赛对德和约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

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气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等。

正如日本法律界专家控诉战前日本政府罪行时指出 :“细菌战

·401·

《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①

② 转见郭成周、廖应昌 :《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42

页。

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 1
四 1 一日———十九 1 九 1 三十) ,别纸第一 ,人数见附表。



由此而成为全体人类应该加以憎恶的战争犯罪。被告完全了解细

菌战是被国际法禁止的 ,却在此认识基础上进行了本案的细菌作

战。”① 甲一八五五部队就是这一罪恶行径的产物。

甲一八五五部队的建立与发展同七三一部队关系十分密切 ,

日本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一直在该地区频繁活动 ,并直接参与或

指导其行动。井本熊男已经公开出版的一本书中记载 ,1937 年 9

月日军在华北展开大规模进攻之际 ,有“防疫给水本部部长”石井

四郎到津浦铁路沿线视察并参与战事。② 众所周知 ,石井为日军

最重要的细菌战犯 ,他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其细菌武器研制 ,

1933 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大规模的试验基地。他在此时出现

在华北地区 ,同该地区细菌作战不无关系 ,北平的甲一八五五部队

设置决不是偶然的。石井四郎 1941 年升任少将 ,1942 年调任山

西第一陆军军医部部长 ,长达两年 ,直接指挥该地区细菌作战。著

名战犯河本大作的证词 :“他来到太原之后 ,似乎仍然全面负责有

关细菌方面的工作 ,经常出差 ,很少在太原。”③ 1945 年石井四郎

调回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 ,官升中将。

甲一八五五部队是一支违反国际法的、反人道的、担负细菌战

任务的侵略部队 ,这一性质目前已经得到各方公认 ,而新发现资料

可以进一步强化这一定论。甲一八五五部队是进行细菌武器的研

究、生产与使用的作战部队 ,实在是确凿无疑。根据日本学者吉见

义明、西野留美子等人发现 ,井本在其业务日志中记载 :甲一八五

五部队“昭和 14 年 (1939) 秋 ,花费 21 万日元、完成了细菌研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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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 90 %。”还记载已经完成了对协和医学院的接管计划 ,“制定

了接收洛克菲勒的计划和‘≈ ’号 ××建立联系”。①

其《业务详报第一一号》关于“北京本部之一般行动”记载 :由

北京本部统制指导业务 ,担负北支那全部广泛地区的防疫及防疫

给水业务 ,还有同防疫给水相关的教育、调查研究各种预防剂治疗

剂的制造和补充 ⋯⋯尤规定“收治特殊传染病患者 ,调查研究、

集防疫情报 ,进行卫生调查并理化试验 ,饲养、研究医用昆虫类等 ,

完遂防疫给水部本然之任务”。② 这里的诸项活动均与细菌作战

有密切关系。

其业务详报关于“特殊业务”一项 ,记录了对于新调入官兵的

细菌战业务培训 :“对初任将校和新配属的将校 ,要实施有关部队

业务之特性、以及防疫和防疫给水教育。”而当年 5 月安排的课程

则有尾崎技师之“霍乱和蝇之种类”。③

一批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士编辑发行的回忆资料证实 :“北京也

有防疫给水部 ,称为‘甲一八五五部队’,最近证实 ,这里也进行了

细菌武器的研究。1938 (昭和 13) 年 ,该部队本部在北京的天坛编

成 ,是继七三一部队之后的、进行生物武器研究开发的部队。设在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课 ,和设在北海公园内的北京图书馆的第

三课 ,在首都北京市中心这一最为重要的地方 ,进行了细菌研究和

人体实验。”据进入一八五五部队的日军护士堤美耶子、儿玉和子

等人回忆 :“在天坛的主要工作 :11 试验用小动物 (兔、老鼠、豚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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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一日———十九 1 九 1 三十) ,第 6、7 页。

洛克菲勒即协和医学院 ,见 (日)七三一部队国际 � Ó � � À实行委员会 :《日本军

の细菌战. 毒 � �战》,〔日〕明石书店 1996 年版 ,第 162 页。



等)的饲养。并且大量饲养传染病媒体的‘跳蚤’、‘虱子’。还有给

血粉 (粉末状的血液 ,跳蚤的食料) 。我还想起了因为被跳蚤咬了

而为难的同事。21 其他班将从马的血清中提取出来的急性传染

病 (肠伤寒、斑疹伤寒、痢疾等)的预防疫苗装入安瓿 ⋯⋯”①

据 1943 年 6 月进入甲一八五五部队的伊藤影明回忆 :“所以

刚才听说女学生们也曾经帮助饲养跳蚤 ,真是有点儿不相信。”

(注 :一部分北二高女 4 期生曾经在天坛帮助饲养跳蚤。) ② 研制

与生产的规模很大 ,“这是为了万一在细菌战中要使用鼠疫跳蚤

时 ,要保证一定的数量。老鼠本身就带有伤寒病菌 ,所以我们都进

行了预防接种 ,可是有一回我还是终于发病而住进了医院。19 年

2 月份 ,增加了十二、三名新兵 ,8 月份又来了十来名下士和 4 个军

官 ,人数达到了 50 人。我这才认识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大

家都是裸体进行工作的。并且设了研究室、实验室、细菌室、灭菌

室”。③

在中国方面 ,也发现了直接证明甲一八五五部队研制细菌武

器的证据。前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非凡的揭露 :“我在 1945 年日寇

投降后接管‘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 ,曾询

问有没有毒性菌种 ,日本人说只有斑疹伤寒的菌种 ,因此只交出斑

疹伤寒的菌种。但本处在今年成立菌种室后 ,收集全处各部门的

菌种时 ,发现六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 ⋯⋯六管菌种经过

培养实验以后 ,发现其中五管是毒性鼠疫杆菌 ,第八号的毒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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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2
mer of Beijing”(日本版非卖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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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2
mer of Beijing”(日本版非卖品) 。



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寇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

之一。”① 北京生物制品检定所钟品仁教授等有关研究专家分析 ,

试管是保存在地下室的 ,由于地下室温度低 ,无光线 ,这是鼠疫病

毒存活几年而终被发现的原因。日本虽然销毁了绝大多数证据 ,

但仍会有疏漏材料可以被发现。

日军侵华细菌作战的最无人道的罪行 ,是对战俘等各类活人

进行活体实验。尽管存在诸多困难 ,有关各种资料特别是新近发

现的一些反映日军高层决策的文献与档案资料 ,仍能使我们对日

军甲一八五五部队的罪行作出肯定的结论。

据已经发表的松井宽治等多位日本老兵的回忆揭发材料 ,他

们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日军甲一八五五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等多方面

罪行。由于他们在战时的亲身经历 ,这些材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伊藤影明指出 ,1945 年即“(昭和) 20 年 2 月份 ,突然来了一辆陆军

的挂篷卡车。并且把 3 层一侧当成拘留室 ,把十来名可能是俘虏

的中国人押了进去。军队是不允许来这里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很

恐怖的事情 ,我悄悄地来到那里 ,从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窥视。窗玻

璃涂着黑色涂料 ,里面一片漆黑 ,里面一个大概和我同年的青年 ,

可能已经意识到难逃一死 ,正用一种无法言状的昏暗的眼神回望

着我。猛然间 ,我感到 :‘啊 ,幸好我是日本人。幸好我在门的这

边。’那些人之后怎么样了我不得而知 ,但是复员以后 ,那一刻的情

形也一直在我的眼前浮现 ,甚至经常梦到。”②

1995 年 8 月 ,来自原爆地区日本广岛的“中国新闻社”派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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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2
mer of Beijing”(日本版非卖品) ;另见伊藤影明 :《ず � ¿ を集 め、®¿ を饲育》,

(日)七三一研究会编 :《细菌战部队》,〔日〕晚声社 1997 年版 ,第 176 页。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21 日。



深记者北村浩司采访当年的日军老兵 ,又到保定、北京、哈尔滨等

地实地调研日军的细菌战、劳工等诸问题 (笔者曾陪同他对北京地

区情况作了一些调查) 。北村浩司又一次记录了伊藤影明的证言 :

“长官说过 :‘要准备使用 ,假如美军在冲绳登陆的话就让美军全部

灭绝。’我就担负了繁殖跳蚤的任务。”伊藤影明还证明 ,他所看见

用卡车运来的中国俘虏 ,“一定是被送上了实验台”。①

日军甲一八五五部队在华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多年 ,范围广

泛 ,次数繁多 ,危害严重。其业务详报记载了 1944 年 7、8、9 月间

先后派往曲阳、元氏、石门、保定等地支持各地细菌作战。为在山

东济南实施“霍乱防治”、“急派平田曹长等九人到济南支部以强化

该支部”。②

从其业务详报记载中可以发现日军细菌战对中国抗日根据地

造成的恶果 :“河北省北方约 50 公里曲阳附近 ,敌方地区华人之间

发现霍乱患者 ,并有死亡发生。又南方约 35 公里到元氏及铁道沿

线东方地区一带各村落间 ,发现霍乱患者且有蔓延征兆。”③

甲一八五五部队在华北地区的罪行已有陆续的揭露 ,笔者认

为其中 1943 年霍乱在华北地区 (包括北平城内)的流行 ,是其较大

罪行之一 ,可以立案为专项的调查研究课题。目前已发现多方面

的相关资料。1943 年 4 月 ,日军参谋本部召开“保号碰头会 ,”筹

备在中国发动一次全面的细菌攻击行动。要求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队生产跳蚤月产 10 公斤 ,华北防疫给水部队月产跳蚤 5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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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 8 月 14 日 14 时《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命令》,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 1 四 1 一日———十九 1 九 1 三十)别页。

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 1 四 1
一日———十九 1 九 1 三十) ,第 8 页。

《中国新闻》(日本广岛) ,1995 年 10 月 31 日第 5 版特集。



等。① 其后 ,就有了日军在北平、山东等地的一系列细菌作战行

动。伊藤影明说 :“那一年的 8 月开始 ,北京突然爆发了霍乱。后

来我听说这是一八五五部队试验性释放造成的 ,不知是真是

假。”② 长田友吉揭发 :“一九四三年八月 ,北京发生的霍乱 ,可以

肯定为日军的谋略所致。”③

除了日本老兵所揭发 ,中国许多地方档案亦有记载和证据 ,有

的医学专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佐证。协和医院病历档案中心主

任王显星先生与该中心马家润教授分析过历年病案档案 ,发现自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入中国后 ,北平地区在 1932 —1933

年间首次流行霍乱 ,其后 40 年代大量出现霍乱病例 ,以 1943 年范

围广、受害者多 ,而此前的 20 年代却没有这种病案记录。王显星

先生和马家润教授认为 ,这同日军在华北的存在及其细菌战活动

有关。马家润教授还指出 ,甲一八五五部队的松桥堡曾准备销毁

医院的病案档案 ,由于老主任王显星先生的全力交涉才保留下

来。④

日军的细菌作战行动 ,造成北平地区长年流行各种疫病 ,迫使

当时的民政机关不得不采取诸如严格检查行人、强制隔离患者等

很多应对措施。此点在伪北京市卫生局档案中也有反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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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如《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霍乱预防工作报告》等 ,见北京市档案馆藏 ,全宗号 J5 ,目

录号 1 (2) ,案卷号 910。

1996 年 10 月 30 日笔者采访协和医院病历档案中心马家润教授谈话记录。

长田友吉笔供 (1954 年 8 月 4 日) ,前揭《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94 页。

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2
mer of Beijing”(日本版非卖品) 。

转见郭成周、廖应昌 :《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 84 页。



四 　几点结语

总体上说 ,我们有理由为有关甲一八五五部队的研究进展感

到欣慰 ,应该对于日本学者吉见义明、西野留美子等人卓有成就的

工作表示敬意。但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丰富成果相比较 ,甲一八

五五部队研究实在比较单薄。特别是学术性研究论著太少 ,这并

非该问题不重要更非没有值得研究的内容。相反 ,比起七三一部

队 ,甲一八五五部队是相同的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的侵略部

队 ,同时又在更为广泛复杂的战场上担负更多的作战任务 ,因而具

有更为特殊的研究内容。

日本在华北地区驻军甚早 ,20 世纪初即已通过辛丑条约向京

津等地派驻侵略部队。甲一八五五部队的活动 ,添写了日军更多

的罪恶记录。被称为“北平的七三一部队”① 的日军甲一八五五

部队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共始终 ,活动范围遍及整个华北地区 ,犯

有深重的生产制造细菌武器、对战俘或平民进行活体解剖 ,以及

1943 年在北平地区扩散疫病等破坏和平及反人道罪行。而前述

史料整理差 ,研究成果少 ,研究人员寥寥无多的局面 ,同日军与甲

一八五五部队的活动历史是极不相称的。这对于认真调查日军侵

华罪行 ,深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 ,发展中日两大民族的和平友好关

系也是不利的。

如果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长川

岛清等一批日军官兵被苏军俘虏 ,还有相当的文字与物证的发现 ,

是深入研究七三一部队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必要条件 ;而特殊历史

·111·

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

① 前揭陈景彦 :《北平的七三一部队》,见《在北京地区的暴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

版。



环境却使甲一八五五部队罪行未能得到及时清算。现在 ,中日双

方的调查取证与研究工作均需大力跟进 ,甲一八五五部队研究的

突破性的进展 ,需要中日双方和谐有力的合作研究。展开国际合

作 ,是打开研究局面的重要途径。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展望未来发展 ,我们需要抓紧发掘中方大

量的受害、见证材料并推进研究的深、广度。中方的资料价值及其

潜力不可低估 ,有些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说蕴涵重要的科学价值 ,

如王显星先生和马家润教授对历年病案档案的分析 ,值得提倡。

类似的调查研究还有学术问题需要多方面协同合作 ,需要整个社

会的支持与关注。

甲一八五五部队的资料发掘与分析研究僵局的打破 ,就此项

工作的特殊性而言 ,需要继续寻求日本方面工作的持续开展 ,需要

日本专家的努力 ,要注意继续发掘第一手核心档案资料 ,需要抢救

已属高龄的原日军老兵的口述史料。

阅读原日军老兵的揭发不仅可以找回证据 ,更可以让更多的

人们感受正义与良知的力量。伊藤影明说 :“我一直想对我曾在北

海公园图书馆旁边的一八五五部队的事保持沉默。而我在 1988

年的春天 ,参加了一个北京观光团 ,时隔 43 年访问了北京 ,受到了

中国人的热烈欢迎 ,我的想法产生了改变。和他们谈话的同时 ,我

开始想 ,‘不能把那段回忆带进坟墓。不说出来的话就是犯罪’。

我岁数也大了 ,正在考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 ,知道了有一个

叫做‘战争经历讲述会’的组织。于是 1992 年 3 月会合之后 ,我想

为了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的话如果可以起一些作用的话 ,我

就用真名参加了这个组织。我也希望别人也可以把自己的经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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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为了不再有愚蠢的战争 ⋯⋯”①

伊藤的另一篇文章诉说了打破沉默前后的情绪感受 :“7 年前

(1988 年) ,感到不能做背叛同伴的行为 ,我闭口不语 ;虽说还有些

困惑 ,但有了勇气作出证言 ,这一回没有错 ,是心底现在的实

感。”②

笔者需要强调 ,发现新资料、甚至可以说是抢救即将湮灭的人

证与物证 ,是当前十分紧急的任务。当事人健在者已为数不多 ,例

如前述日军接管协和后第一位中国人图书馆长赵庭范先生 ,笔者

采访时已经 95 岁。长期关注此问题的北京生物制品检定所钟品

仁教授和其余知情、研究者 ,日本方面的当年服役人员 ,如今均在

70、80 岁上下。因此 ,如不“抢救”,许多信息材料将随同老人们的

离去而永远湮没无闻。

(后记 :本文的调研及资料收集过程中 ,得到日本学者江田宪

治、江田泉 ,中国细菌战受害赴日诉讼代表团团长王选 ,中国抗日

战争纪念馆编研部李宗远主任的帮助 ;采访过程中又得到北美口

述史学会 ,北京前协和图书馆长赵庭范先生 ,生物制品检定所钟品

仁教授等的支持协助。特此鸣谢 !)

(作者徐勇 ,1949 年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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